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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记者路

学⽣生记者 \王丹丹

 “安徽的才子，比如陈独秀等等，一般都以文、

秀见长。任建民充分继承了这一传统，往人面前一站，

虽不玉树临风，也堪称白面小生、书气十足。”

见到任建民，稍显瘦削的身材、略显花白的头发，

有些沙哑的声音、书卷气浓郁的眼镜，深邃的目光，

让我不由想起这段话。这原是十一年前，一位新华社

记者所写的《人民日报记者任建民速写》中的一段。

他的谦和与淡定让人心静，似一股清风。

⼯工科男进了了中⽂文系 

任建民的家乡在安徽农村，很小的时候，偶然间

听到过一段邮递员和村民的对话，内容是邮递员手上

拿着的一份《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关于当地的批

评性报道。年龄还尚小的他并不懂“舆论监督”，但

他隐隐知道，当一名记者可能对社会有用，一些人的

命运、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可能会因此而改变。

由此，这位乡村男孩的心里，有了当一名记者的

憧憬，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所有能找到的有限

的各种书，他都如饥似渴地读。如果事情按照这个逻

辑发展下去，就是不折不扣的温情励志片。但正如任

建民所言，很多的选择都是机缘巧合的结果。也许这

粒种子已经播下，但最多只能算是默默蓄势。

现实的故事版本是，男孩开始了紧张、单调的初

中、高中学习生活。天道酬勤，1988 年他考入清华大

学材料系，成为一名清华工科男，继续与各种数字、

实验打着交道。废寝忘食、痴迷规律之美，每天刷书

刷 paper，如果这样进行下去，那就是一个最常见的“学

术大牛是如何炼成的”的现成剧本。在他大三那年，

故事的演进轨迹有了变化。

变化的源起是贴在校园里的一份启事，中文系招

收编辑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说明会上，毕业后可

去北京大报或者专业出版社的就业前景最打动他，从

现实来说可以留京，从理想来说可以从事新闻事业，

任建民决心已定。

提起在中文系的两年半，任建民认为这是他在清

华园里最幸福的时光。当时中文系没有本科生也没有

——访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任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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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生少，老师和学生关系融洽。班主任曹自学、

辅导员金兼斌、系领导徐葆耕、孙殷望还有系办的姚金霄

老师……提起老师们的名字，任建民满怀感激之情：“他

们像父母兄长一样照顾学生”。 

当时，任建民还在校报《新清华》做学生记者，在主

编范宝龙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新闻感觉不断提升。陆续地，

他的名字和清华大学一起，出现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

国青年报、科技日报、北京青年报等报纸上，并多次获奖。

毕业前，任建民被推荐到人民日报社参加实习。他一口气

苦干 9 个月，除了回来上课，其余的时间都泡在报社，采

访、写稿、值夜班，“比正式的记者还累”。回报是如愿

以偿，他终于成了一名记者。

天⽣生就是码字的命

1994 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后，任建民开始在体育组当

记者。考虑到自己的理工科背景，他 1997 年申请调到科

技组，一干就是七年。

当时正值科技报道乱象纷飞、骗局横行，气功、特异

功能、水变油等大行其道。但人民日报在乱局中能鉴别真

假，准确把握科技报道的方向，任建民认为，这与科技组

的成员均有工科背景是分不开的。在后来的博士论文中，

他专门对此进行了论述。

七年的科技报道中值得一提的经历是参加 1999 年 7

月的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他乘“雪龙号”科学考察船，

从上海出发，在船上整整 71 天。

“这是很枯燥的一件事”，找人聊天、抱着价值十几

万的数码相机拍照、写稿、睡觉，外加看海看冰，这些就

成为他每天的主要活动内容。每天几千字通过海事卫星发

回北京。文章开始提到的那位新华社记者聂晓阳，当时和

任建民两人住一个船舱，上下铺。因此，没有别人比他更

了解任建民码字速度之“快”。他这样写道：“任建民今

天起床之后，两分钟洗完脸，一头扎到电脑前开始忙活。

我一碗方便面还没吃完，他抬起头来，说：我写了一篇人

物，1700 字。”

“雪龙号”在上海靠岸，散发着油墨香的《雪龙闯北

极》一书就被送到了船上。这本 30 万字并配有光盘的新

书记录了此次北极科考始末。为什么写得如此之快，他说，

是因为“碰到好的选题，我就很激动，很有激情。”“能

让自己有这种状态的工作机会太少了，我觉得我天生就是

当记者的。”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任建民说。

在⻄西部读懂中国

任建民自己说，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爱折腾。如果

有机会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他一定不会错过。2004 年初，

中组部拟选派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任建民毫不犹豫

地报了名，被分到了青海。

“当时的第一感觉是恐慌”，任建民说，他对青海根

本不了解，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高原生活。他带着复杂的

情绪，第一站到了青海省湟源县，任县委副书记。

原以为自己在农村长大，又做了多年记者，对国情很了

解。但当他在县里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其实自己并没有

想象的那么了解国情。“高高在上，平平一片，真正接近一

看，坑坑洼洼、崎岖不平。”他感慨道：“比如一说到大学

生就业难，就有评论文章呼吁年轻人要到基层去，到西部去。

可现实的情况是，越到西部、越到基层，越没有工作机会。”

想像中美好的支教志愿服务亦是如此，他所在的县，

正好是清华的支教点。他亲眼目睹带着饱满奉献之情的学

弟学妹们，在当地学校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尽

最大努力帮助他们，但结果并不那么美好。这些被选择性

过滤掉的残酷现实又有多少人知道呢？“这两年，让我读

懂了中国，”他说。

这两年，另一个重大的收获是与一起在青海挂职锻炼

的近 20 名“挂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他们成为

中组部、国家统计局和其他中央机关的领导，每年不论多

忙，大家都要聚一次。任建民也与当地很多干部成为无话

不谈的挚友，湟源当时的县委书记徐利军如今是省直机关

领导，他们通过微信和 QQ 一直保持联系。“回想起来，

在青海的两年，是我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时光”，他说。

挂职结束时，是留在当地任职还是回来做新闻？十字

路口，任建民选择继续前行，回到了自己梦想最开始的地

方——人民日报社。这一次，他又开始驻外新征程，在泰

国驻站，足迹遍布东南亚，他的镜头和笔下，有近乎原始

生活的老挝村寨，地雷密布的柬埔寨乡间，走向开放的越

南城镇，也有机枪和流弹纷飞的缅甸街头，泰国本国的“红

衫军”、“黄衫军”运动，他更是自始至终、全程报道。

到了纽约，创办人民网美国公司后，工作内容又多了

对外传播和公司运营的新挑战，他坦言压力不小。

今年是 8 字班毕业 20 周年，回望足迹，任建民说：“人

的一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只要是选择都会纠结痛

苦，但对我自己之前大大小小的选择，我不后悔。一路走

来，平常、平静，挺好。”


